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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境不動，找回自心 －張錦德 

時序進入六月，端午節過後，梅雨季結束，溽暑時節正式到來。 

這樣的天候，一早便有蟬鳴聲，伴隨初夏的酷熱，讓人無端招惹出無名躁火。日

過正午，除了燥熱，還可能在午後空氣中滿布潮溼氣味兒，約莫三點一刻便傾盆

而下西北雨，伴隨雷電閃光，澆熄上班族返家的興致。 

儘管天候讓人情緒受影響，但還有八種風，較諸六月天的炙熱，與西北雨的稠潮，

更令人時刻不安，藉著風勢擾亂一池心湖，讓原本可能清澈的自性銷聲匿跡，代

之以煩惱苦悶。這八種風便是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等「八風」。 

「利」是處於順遂稱意事時的心境；「衰」則相對的，是失去稱意順遂的情境。「毀」

是遭人背後毀謗、攻訐；「譽」便是得到他人背後的讚賞。「稱」是他人當面的讚

美；「譏」相對的，是被人當面毀謗。「苦」是逼迫身心的感覺；「樂」則是悅適

心意的喜樂。 

如吹起「利、譽、稱、樂」這四風，自然是一般人眼中的「順」境，得之喜樂生

起，但也容易引起貪著；吹起「衰、毀、譏、苦」四風，便是人所怖畏、違逆心

境的苦境，甚而引發瞋恨。而無論是起貪著或生瞋恨，這八種風都是佛法中視為

可搧起煩惱火的風勢。 

「八風」在許多禪宗典籍中，被當作煩惱的象徵，例如《景德傳燈錄》中記載「對

五欲八風，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

不過最為人熟知的八風典故，莫過於蘇軾與佛印那則「八風吹不動」的故事了，

佛印以一個「屁」字，把自以為學佛見地高超的東坡居士，因「譏」風吹動，而

氣得過江理論。 

除了禪宗，天台宗也談八風，主要出現在「十乘觀法」中。「十乘觀法」是修道

的歷程。天台宗講修行法門以空、假、中「三觀」為核心。而整體的修行歷程，

從最初的聞教發心，中間的修行方法，到最後的證得果位，分為十個階段來說明，

就是「十乘觀法」。其中的第九個階段稱為「善修安忍」，或是「安忍強軟兩賊」。

任教於真理大學宗教學系的林志欽表示，修行到這時候要注意修安忍之法，不被

內、外境之「強軟兩賊」所動搖。他說：「外境之『強軟兩賊』就是『違、順』

兩類的『八風』。違境是強賊，順境就是軟賊。」會竊走禪定、智慧，所以稱為

「賊」。 

不但修行者要防禦八風亂吹，一般人有趨樂而避苦的習性，更容易受到八風鼓舞

煽動。任教於華梵大學哲學系的郭朝順從唯識學的觀點觀察，認為八風是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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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習作用，是第八識阿賴耶識，不斷受到習氣熏習，種子現行的八種煩惱。他指

出喜歡好的而厭惡壞的習性，是人一出生以來就不斷受到外界熏習而導致。 

「所謂的求財、求富貴，都是來自世俗觀念，比方說農民曆上有『吉、兇』，何

謂『吉』？升官？生子？或是求財？但這對出家眾來說，就不準了，由此可見，

農民曆上的吉凶，也不見得適合每一個人。」郭朝順強調大眾只是隨順世俗的觀

點，去執著一般人認定的好壞，如此盲從，套句禪宗的話，是不認識自我的「本

來面目」。 

八風混淆自我本性，既是生死輪迴的原因，也是修道得定的障礙，因此在禪宗典

籍，常可見到祖師大德莫不以「八風吹不動」來鼓勵修行人提高警覺，遠離五欲，

勘破八風而不為所動。但要如何戡破呢？清楚了解這一切都是緣起法，是首要功

夫。郭朝順解釋，煩惱就像風一樣擾動內心，但風起風停，一切都來自緣起，也

就沒有所謂的不變熏習，他笑說：「什麼都可以改變，如果風不停，那就順著風，

加入新的種子，例如慈悲心。」 

以利、衰來說，一般人求財，總是希望想盡辦法多賺點錢，利慾薰心的結果，只

要一有損失，心就會懊惱、瞋恨，那就是被利、衰二風所吹動了。如果所追求的

利益，是公利、為了大眾，雖然這種求公利的心，也是一種追求，但利益的正向

性，反而是有助於煩惱的減少。這就是聖嚴法師最常說的「忙得快樂，累得歡喜」。 

至於毀、譽、譏、稱四風，所擾動的則是個人名譽。名譽是第二生命，不論是有

人在背後含沙射影，或是在大庭廣眾面前，當場給予諷刺、難堪，這些批評如果

是確有其事，沒有人不會因被揭瘡疤而感到痛苦；若是無的放矢，更會因被冤枉

而義憤填膺。同樣的，不論是在背後還是當場稱讚，只要是人都會洋洋得意。整

體來說，這些反應都是人之常情，卻也是無明障礙。 

「毀、譽、譏、稱，是自我跟他人的互動關係。」郭朝順表示，毀、譽、譏、稱

四風會使人產生煩惱，起因來自於自我本性被外界的評價牽著鼻子走，而追根究

柢主要還是個人無法肯定自我，當人需要他人的肯定，人定會隨風而動，而無法

安於心。 

聖嚴法師在《聖嚴法師教默照禪》一書中，就從「自信」的層面，提出對治的方

法，他說：「實際上，我們每一個人的本性，就是清淨的佛性，只因為被外在的

八風所吹，心理受了影響，產生了種種的煩惱，把清淨的佛性遮蓋住了。」法師

的意思是要每個人對佛法產生信心，從修行的經驗中，確切地體悟到只要是人，

都有成佛的可能。如此一來，更容易斷除一切的煩惱，達到八風吹不動的境界，

因為他已見到了個人的自性佛寶。 

歷史上最有名的案例就是百丈懷海（西元 720~814 年）的故事。百丈禪師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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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貢獻，就是創立了叢林制度，使得禪僧脫離了律宗的寺院，仍能度其清淨的修

道生活，建立了獨立的禪寺。並且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名言作為禪僧的

生活標榜。改變沙門不得耕作、必須托缽乞食的生活方式，改以農禪制度的自食

其力，並在寺內自炊自食，今天看來百丈禪師堪稱先知先覺，但這樣的改變，嚴

格來說是「不循律制，別立禪居」，在當時必遭受到其他道場及僧眾的反彈，其

所受到的毀譽、譏諷之嚴厲與苛薄，是可以想像的。 

然而這些都吹不動百丈禪師的信心，根據《景德傳燈錄》的記載，他相信所創立

的禪林清規，有四種益：1.不污清眾，生恭信故；2.不毀僧形，循佛制故；3.不

擾公門，省獄訟故；4.不洩于外，護宗綱故。因此對於當時的人指責他為什麼既

不遵守小乘的戒律，也不隨從大乘菩薩戒律，他只是淡淡的回答：「吾所宗，非

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務其宜也。」百丈禪師的叢林

制度，非局於大小乘戒律，也不異於大小乘戒律，其實就是遵守佛陀制戒的基本

原則，但又不被瑣碎的戒律條文所束縛。 

以上所講的衰、毀、譏，會為人們帶來「苦」受，利、譽、稱，會帶來「樂」受，

所以苦、樂二風，其實就是囊括以上六風。然而弔詭的是，佛法不是要人去苦得

樂，為何又把樂列入八風之內？關於這一點，林志欽表示八風之樂與離苦得樂的

樂不同。他說：「前者是世間的快樂感受，是無常的、粗淺的。而後者的樂是指

煩惱永盡之涅槃解脫之樂，是超越世間，是清淨、不生不滅的，遠非世間之樂乃

至於禪定之樂所可比擬。」 

他從天台學的角度認為，面對八風的擾動，要懂得安忍，不僅是凡夫要能夠安忍

八風而不為所動，避免受影響而毀壞追求出世間解脫的善根；即使是修行有成，

亦有八風的考驗。這是因為會招來外在的名利、供養、稱讚等，而這就是八風的

利、譽、稱、樂；或是因他人的嫉妒、偏見而受到譏諷、毀謗、傷害等，則是八

風的衰、毀、譏、苦。此時要注意不要受其動搖而起貪著或瞋恨之心，否則道行

即會退墮。反之能安忍不為所動，即能進而證得果位。 

忍是定八風的石敢當，聖嚴法師也有這樣的看法。他在《拈花微笑》一書中提到

忍辱是修行者的有力增上緣。法師認為自己在苦中之時，自己沒有感覺到如何的

苦法；也唯有從苦的境遇裡，才會有精進奮發的心。相反的，如是在歡樂之中長

大的人，對於人的慈悲心、同情心便不容易產生，也難以體會出眾生有苦、世間

有難！ 

值得一提，忍是既要忍苦也要忍樂，既能忍辱也能忍榮。一般人總是有忍苦難而

忍不受樂更難的看法，以為只要牙一咬，痛苦就捱過了，倒是對於快樂喜悅、物

質上的誘惑，反而較難以抗拒。然而，如果反過來思考，當一個人能夠忍住不受

喜樂的誘惑，在這當下，不正是也要忍受因無法「得樂」而帶來的折磨嗎？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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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忍苦，重點不在於忍，而在於忍的當下，心有沒有安住。聖嚴法師說：「忍

苦是無條件地接受折磨，忍不受樂是高意志的自我約束。」其中的「無條件」、「自

我約束」，是站在「安心」的基礎上出發，是不受境界所動的安忍，而非壓抑自

我的苦忍。 

從這點回頭來看八風，一切煩惱也都只是內在心境的轉變罷了。吹皺一池春水的

八風，就如同氣象上的暴雨狂風，只是自然循環的緣起緣滅。風起於自然，是不

會捎來任何的痛楚與快樂，會有苦樂的覺受，終究還是心不能安的問題。風起了

終究會有風停的一天，在吹皺之後，如何讓春水恢復清澈明淨，是現代人面對八

風所該思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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